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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五十年

莫壮才

1959 年，电影《五朵金花》一炮而
红，万人空巷。大理，正是影片故事的产
生地。现在我的脑海里，还残留着影片
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其中的场景地“蝴蝶
泉”更引起我的兴趣和好奇。于是，在抵
达大理的第三天上午，我们乘兴驾车来
到位于西岸线的蝴蝶泉公园。这里山清
水秀，古林幽静。

一入门，便看见蝴蝶泉镶嵌在苍山
洱海之间。蝴蝶泉西壁的大理石上，是
郭沫若题写的“蝴蝶泉”三个大字。池边
的蝴蝶树像一条青龙横卧于泉池上。泉
水从岩缝沙层中浸透出来，水质清冽，一
出地表便汇聚成潭，计有6米深。

史料记载，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
年），旅行家徐霞客一人徒步游览了蝴蝶
泉，并在著名的《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
中记述了这一胜景：“泉上大树，当四月
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形态生动，其
状酷肖，与生蝶（真正的蛱蝶）无异。又
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
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
人俱从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

景点命名，自古有以声论名，以形定
称。蝴蝶泉得名，蕴藏着一段古老的爱
情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苍山云弄峰下的
羊角村住着美丽的白族姑娘雯姑，云弄
峰下住着勇敢善良的白族年轻人霞朗，
他俩是一对幸福的恋人。后来王宫中的
王子看上了雯姑，派人将雯姑抢入王
宫。在一个夜晚，霞朗潜入宫内救出雯
姑。他俩逃到无底潭边，被追兵围困，霞
朗奋起厮杀，终因寡不敌众，只得与雯姑
牵着手双双跳入潭中。官兵退去，鸡鸣
天亮，风停雨住，霞光满天。这时无底潭
中飞出一对彩蝶，互相追逐，形影不离。
紧接着，无数的彩蝶从四面八方飞来，竞
相翩翩起舞。白族先民为了纪念雯姑与
霞朗，将无底潭改名为蝴蝶泉，并把他俩
殉情的日子（农历四月十五日）定为蝴蝶
会。这充满浪漫色彩的蝴蝶泉，吸引了
无数远方的旅客前来探访。

晚归时，我想起另一部优秀影片《山
间铃响马帮来》，我们很想看看当年马帮
所走的茶马古道是什么样子。于是，第
二天一早，我们按图索骥来到茶马古道
滇藏线上的沙溪古镇。这里地广人稀，
有一种寥廓空旷的感觉。在我们面前孤
零零的一间小屋，便是滇藏线上的古老
驿站，也是供游人歇脚的地方。当年马
帮驮去茶、糖、盐等生活必需品，都穿过
沙溪小镇、昌都抵达拉萨，从藏区换回马
匹，牛羊及皮毛。古道上的大宗贸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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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乔木

田园

初识糖胶树，在六月。这个季节迈
过春暖花开莺飞草长，满眼都是盎然的
青绿。

午时的院子十分安静，温和而凉爽，独
自慢悠悠地逛，惬意且随性。很快，血液的
循环游离出几许困意，像极酒后的微醺。
风吹来，不远处的树开始晃动，带着身上一
大簇一大簇的绿也随之颤抖起来，层层叠
叠摇曳着，欢快而不失轻盈。叶子不时被
风翻起，沙沙作响，像极了沉醉于华尔兹的
舞者，欢快、忘我，蕴含无限张力。

充满艺术气息的律动让我沉迷，驻
足树前许久才不舍离去。止不住内心的
好奇，将拍下来的照片上网翻查，百度百
科上说：此树轻掰茎便有乳汁溢出，香甜
有胶性，是制作口香糖的原料，故名“糖
胶树”。树根、皮及叶均能入药，经济和
观赏价值较高。此外，我还发现此树别
名颇多，有橡皮树、灯架树、面条树、盆架
子、黑板树、鹰爪木、九度叶、肥猪叶、吃
力秀、鸭脚木、乳木、魔神树、摩那、列驼
牌、马灯盆等等。古人自谦，不过姓氏名
字别号，大抵再多个谥号，而糖胶树，兴
许是与其他热带常青树长相太过雷同，
有如此多的叫法居然能让人熟视而过却
鲜有人知其本名。

再见糖胶树，已是九月。仿佛一夜
间，昨日还是轻巧的模样，如今竟是厚重
了不少，陡生出的星星点点，竟一时分辨
不出是花还是叶。走近细看，这才诧异
地发现，那沉甸甸压弯了枝头的，竟是那
初放的花蕾。短短的花梗上缀满了青白
色的小花儿，半开半卷着，露出白嫩嫩的
茎，却丝毫没散发出花朵应有的香气，只
见每一朵彼此亲密地依附着，聚拢成大
片大片的花簇，清丽脱俗且生机盎然。

花开往往沁人心脾，此树却“一树开
花，满城郁郁”。在其他乔木初吐夏日青
果时，它刚刚迎来花期，在恰逢果实累累
的季节，它却在大张旗鼓地含苞怒放。每
年十月，是糖胶树花期的尾声，也是它一
年里最为壮观的时期，白日里的它，无论
怎样的风吹日晒，都是温良乖巧，硬是露
不出一丝芳迹，到了夜里，却放下温婉的
性子，毫无保留地倾情怒放。一朵朵小花
团簇着竞相盛开，像一串串风铃，摇影斑
斓，尽情地展现着春日里才有的争奇斗
艳。让行走在夜色或居家的你，无论在路
边还是小区，总能猝不及防地嗅到花儿们
的浓烈与奔放，仿佛一个偌大的花园里，
只有它在无尽地释放着强烈的荷尔蒙，周
遭的树木只有羡慕嫉妒和一筹莫展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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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煜如歌行板

茶马古道

此花味道太过浓郁，总让人头晕脑
涨却无处可逃。久而久之便“臭名昭
著”，甚至被人们调侃要“开除树籍”。我
常听到左邻右舍抱怨这花的气味过于浓
烈，影响了夜晚原本清新的空气，关门掩
窗仍无济于事，甚至还要求物业剪枝伐
树，可我却了无恨意。自然界的物种千
千万万，姿态花味本应不尽相同，即便基
因不够强大，外观不够亮丽，甚至花香亦
不尽如人意，但既然被大自然赋予了生
命，就要不曲意迎合，坦然面对，顽强地
去生存和生长。

其实，这样的花期并不长久，“突如
一夜秋风来，千树万树落飞英。”清晨，细
小的花儿恹恹地铺满了车顶滚落在地，
仿佛一张温柔的小薄毯，不断地将所属
的领地一块块划分开来。青变成了黄，
黄变成了乌，生命濒临死亡，活力转为寂
静。突如其来的暴雨，提前将花的一切
带走，仿佛从未来过。叹息，最后的停留
成就了另一种凄美。

走着走着，日子离开了11月。再过
几日，就连花的影子也彻底消失了。很
快，骤降的温度让人感受到初冬的来
临。我搓着手再次路过这棵树，无意间
的抬眼，让我看到了少许垂挂的细枝绿
条。我又一次惊诧不已。饱经非议的花
期加上近乎毁灭的重创，它竟能在萧条
落寂的冬日里，悄悄结出希望的种子。
我拍了拍树干，心底不禁暖意流淌，曾经
的繁华即将变成壮硕的饱满，它默默拼
搏、倔强坚韧，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
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人生有时亦是如此。理应功成名就
时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到达理想的彼
岸，苦恼、懊悔、放弃接踵而来。“花开终
有时，人生或可期”。我们可否像糖胶树
一样，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放弃对生活
的希望，按照既定的目标和轨道前行，坚
信理想终将实现。结局也许是姗姗来
迟，也许是终未遂愿，但在广袤无垠的人
生舞台上努力过、展示过、奋斗过，便不
失为一场精彩，不负一段无憾人生。

冬月到了，亦复如斯。北方下皑雪，
南方长乔木。

茶叶和马匹，茶、马指的是贩茶换马，茶马
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

茶马古道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和
边疆的古代交通路线，也是我国与境外的
交通路线。当年大理地区出产团茶和茶
饼，还有许多其他商品，如丝绸、瓷器等，
也是通过沙溪小镇、昌都及拉萨直抵国外
的缅甸、尼泊尔和印度。古时的运输，主
要依靠人力和马匹，茶马古道是一条完全
用人力和马的脚力踩出的古道。

古镇上的小屋，很简陋，但门上的对
联（大理国风花雪月/凤凰邑茶马生活），
让人总不由想起古道上的马帮，他们所表
现出来的那种不怕艰苦、勇于进取的精
神，在今日仍然是值得赞叹的。

而今，站在古道遗迹前，我仿佛看到
古道上人来人往，仿佛看到成群结队的马
帮正在紧张通过，甚至还能听到马嘶人喊
的嘈杂声……

关于同学，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
有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
气，挥斥方遒”。那年，该词作者刚过而
立之年，将离开韶山经长沙去广州办农
民讲习所，准备好干一番惊天动地改变
社会的事业。此时，重游橘子洲，借景生
情，以词壮志，心生朝气，亦在情怀之中。

我们此次同学五十年聚会，大概率
就没有这般的豪迈底气了。人生，有几
个五十年？时间最公平，让我们分秒必
争又分秒不差地走过了五十年。难能可
贵的是，时间老人让我们自主选择了自
己的发展道路。而今让我们欣慰的是，
我们从未停歇过自己的脚步，一直奋发
图强追求成就自己的人生。

有的在事业上打拼，努力上进又善
于借力打力，所以人生一路风光。壮宁
弟，算是一个。他是牙科科班，医德医术
精湛，行医做到了极致，恩泽琼海中原地
区，东南亚华侨回来总是上门找他“做
牙”，是我们家乡很负盛名的牙医大夫。
在部队二十余年的尔钦哥，部队后勤保
障技术了得，是军区推广实用技术尖
兵。此番聚会的研学基地，那个模仿当
年红军灶的烧柴灶就是他亲力亲为垒成
的。在班里，尔钦哥至今当仁不让稳拿

“高大伟岸风流倜傥”的雅号。连藩哥，
毕业后子承父业当起乡村教师，三寸讲
台写春秋，而今桃李满乡里，是乡里的金
牌老师和校长。

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始终平凡，不求
大富大贵，但求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坦
坦荡荡，积德行善。现在他们大多数儿
孙绕膝，家庭幸福，身体健康。班长居
安是这个群体的优秀代表。他高中毕
业后一直在家乡，当过大队支部书记与
村委会主任。任上把实事做好，把好事
做实，是百姓心目中的好书记，乡村振
兴与农民创业致富的带头人，还斩获不
少荣誉。前年退休后，他继续在儿子的
农庄里发挥余热，当起了神气的“鹅司
令”。

求新求变，是我们同学永远的生活
底色。当年的帅哥李昌平，创业路径别
具一格，善变求新，至今事业依然风生水
起，成就乡里，名声远播。还有家雄哥、
典金姐，他们都曾创造过辉煌。家雄做
项目屡屡得手，其他方面也有不薄收
获。典金姐至今还打理着自己的杂货
店，一样红红火火。

铁肩担道义，情怀通乡里，也是我们
同学的做人品格。当年常与我一起被老
师抓去抄写歌曲海报和宣传墙报的华燕
哥、颇有数学天分的典明哥，如今都是村
里受人敬重的“父兄”（乡言，村里长者），
村里大事要事麻烦事，总是由他们去主
导打理，兄弟婶嫂之间的纠葛也由他们
出面疏导。

聚会时，我们共同回忆了昔日班里
出彩的年轮瞬间。大家都记得我们给王
启甲这位机电王（物理课，当年叫“机
电”）“恶作剧”，有人画漫画，有人写打油
诗，这个恶作剧最后传到校长那里，周一
校会上，校长居然把打油诗通过沙哑的
喇叭广播出来：打开机电册，怒火胸中
烧。黑刮（乡言，地瓜）教黑刮，实在不可
悲。校长这一出，倒让打油诗在高中部
同学间争相传播。此刻，没有人关注诗
出自谁之手。

多年后，我到屯昌任职，跟先行调到
屯中任“机电”教研组长的王启甲一叙，
他居然拿出写此诗的课本，课本已经蜡
黄，但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很清秀，老师
丝毫没有责怪同学的恶作剧，心里倒添
了几分欣慰。

五十个春秋如白驹过隙，为这次聚
会平添了几分凝重。时至今日，我们全
班57人，其中有7位已先走一步了，从此
阴阳两隔。聚会中，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身体健康，是对时光的丰厚回赠，是生活
的最大财富，也是对社会、对子女最现实
最实惠的贡献。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几度推杯碰
盏，已见华灯初上。唯留当年豪情，不胜
酒力的彼此，还留几分清醒。起身辞别，
互道祝福，而后各自回家——那是情感
的终极归宿。

糖胶树开花。资料图

茶马古道遗址。作者供图


